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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卷 头 语

　　在现代、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下，对于传统文化基本上

是采取否定态度。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元论，已变为二元论或多

元论。如果要探索什么历史规律，就会被认为是将事物的发展，

机械地装进一个固定的框框。因为研究历史不在找寻什么规

律，而在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。并因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

是随时代而发展的，只能就事论事，没有什么规律可循。所以要

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，在文学史表现出来的，只有所谓古典主

义、浪漫主义、写实主义、现代主义等文学现象，没有什么一成不

变的文学发展规律。但是深入研究，历史事实并不如此。证以

我国古老的、至今仍可借鉴的司马迁的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

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历史观，根据古今中外文学史的发展情况，好

像都蕴藏着不可蔑视的规律。这个规律就是用文字表现的文人

文学，是显现的，而用口头流传（无字之书）的民间文学，却是隐

显的。隐显的民间文学和显现的文人文学（包括通俗文学）相结

合，三位一体，相辅相成，结合得好，就形成一个时期的文学高

峰，反之，就形成文学的低潮。衡之中外文学史，无不吻合。由

此可见，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，并不是制造什么固定的框框，而

是寻求打开文学发展的规律的钥匙。道理很简单，就是看怎样

加以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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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　篇

《诗经》与民间文学

（一）

　　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

文学创作。但自被儒家奉为经典，就蒙上了一层纲常礼教的迷

雾，尤以汉儒卫宏继承毛诗传统，加以总结而成的《诗序》，更是

附会其辞，任意加以曲解。“五四”以后文学研究者对《诗序》几

乎全盘否定。不过实事求是，就大序的内容而论，其中所谓“诗

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。言

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

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”和“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

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”却保存了我国诗歌产生的原理和歌谣

搜集整理者的经验，从而得出了诗歌风、雅、颂的体例，以及赋、

比、兴的创作方法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不可完全否定。因《诗序》

的失误，不在于诗的原理，而在于忽视了《诗经》的社会内容与文

学价值。虽然欧阳修、郑樵都对《诗序》有所驳斥，而朱熹对风诗

也有新解：“凡诗之所谓风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，所谓男女相

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”但他对于诗教的解释：“诗者，人心之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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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而形于言之余也。心之所感有邪正，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惟

圣人在上，则其所感者无不正，而其言皆足以为教。”（《诗集传

序》）还是没有跳出《诗序》“原人伦，美教化”的圈子。如果要真

正了解《诗经》，仍必须从其体裁和表现手法入手。风诗既是民

间里巷歌谣（徒歌），而雅为卿、士大夫、文人所作，颂是贵族的庙

堂文学。就文学理论来谈，诗歌的源泉，是人民大众的生活，所

谓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”。换言之，就是鲁

迅所说：“原始人……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，都觉得吃力了，却想

不到发表，其中有一个叫道‘杭育杭育’，那么，这就是创作。”

（《门外文谈》）这就是最早的歌谣———劳动歌。《诗经·行苇》

“或歌或咢”，咢，古音读若啊，就是杭育派的语助词。回忆儿时

在重庆南岸乡下高唱山歌，就以啊为发语词开头，拉长声音，隔

山都能听到，恐亦古代歌谣的遗韵。① 杭育派是最早的民间文

学。《虞书》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可能就是从杭

育派总结出的规律。所以研究《诗经》必须从民间文学入手，才

能得其奥秘。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学者坚持《诗序》的传统观

点。如新中国成立后新出版的朱东润的《诗三百篇探故》就重新

提出异议：一则曰：“《诗》三百五篇，论者以为出于民间，然考之

于诗，有未敢信者……谓《诗》三百五篇为民间之作。今果能确

然指为《国风》百六十篇，或其中之大半，不出于民间者，则《诗》

出于民间之说，自然瓦解。而谓一切文学来自民间者，至此亦失

其一部之依据，无从更为全称肯定之主张。”一则曰：“《国风》诸

诗果为诸侯卿大夫列士间之诗，则其不得称为民间之诗者可知

矣。”其实“五四”以后学术界并没有人说《诗》三百五篇全都出自

① 四川诗人吴芳吉有诗可证：“巴人自古擅歌词，我亦巴人爱竹枝。巴俞虽俚
有深意，巴水东流无尽时。”（《巴人歌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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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，宋儒朱熹等也不过说《国风》和《小雅》一部分为民间里巷

歌谣，其实这不过是朱氏的泥古思想自我作祟。他根据《诗序》

而作的《“毛诗序”“国风”作者表》，因为《诗序》本身就靠不住，已

为古今学者的共识，而朱氏振振有词地大做翻案文章，无补实

际，可谓用心良苦矣。

（二）

因此，我们觉得现在再提出《诗经》和民间文学（民俗）的关

系问题加以讨论，并非过时。不过，我们现在谈《诗经》和民间文

学的关系，不能笼统而言，因为民间文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

狭义是指《国风》中的里巷歌谣，只是《诗经》中的一部分；广义而

言，诗歌既起于民间，就雅颂之诗的内容和形式而言，显然也受

着民歌的影响。从而说《诗》三百篇出于民间也说得过去，何况

根据社会文化发展史，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来自民间。

一部《诗经》从风、雅、颂的发展线索加以分析，本来是从民间的

徒歌逐渐发展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乐歌，虽然历来对《诗经》是否

全是乐歌就有争论。司马迁说：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

合韶武雅颂之音。”（《孔子世家》）孔子也说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

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这里虽没有直接谈到

《风》诗入乐与否，马瑞辰却补充说：“《左传》吴季札请观周乐，使

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并及于十二国；若非入乐，则十四国之

诗，不得统之以周乐也。”（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）顾颉刚的《论诗经所

录全为乐歌》，也是继承了儒家传统说法，认为诗三百篇，未有不

入乐者而加以解释。他的中心论点，是从他另一篇《从〈诗经〉中

整理出歌谣的意见》得出的结论：

我以为《诗经》里的歌谣，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，不

是歌谣的本相。凡是歌谣，只要唱完就算，无取乎往复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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沓。惟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，太短了觉得无味，一定要往复

重沓的好几遍。《诗经》中的诗，往往一篇中有好几章，都是

意义一样的，章数的不同只是换了几个字。我们在这里，可

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，其他数章是乐师申述的

乐章。

说风诗，也是乐诗，作为民间音乐的一种，这是可以成立的。不

过，它与贵族、卿、士大夫的雅、颂是有区别的。就是现在也有所

谓俗乐和雅乐之分。但是顾氏说歌谣唱完就算，只有一章，其他

重复的乐章，却是乐师的申述，为奏乐的复沓关系而加。当时魏

建功、张天庐氏都不同意，加以驳难，认为顾氏的假设不能成

立。① 因为古代歌谣，从民间文学的规律———重复律而言，歌谣

多和音乐舞蹈相结合，所谓载歌载舞，必须往来重复，歌舞者才

能尽兴，至今在少数民族中也常见到。十几年前笔者在云南楚

雄就曾亲历其境。至于《诗经》中的歌谣，是不是“歌谣的本相”，

本来不成问题，可以说既是本相，也非本相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

因为《诗经》中的歌谣，是经过采诗人的搜集、整理，然后交给乐

官，再行谱曲。经过几道加工，既不是徒歌时的本相，也保存着

徒歌的原型。顾氏的失误，就在于他不了解民间文学的内在规

律，而以俗曲作证，提出无根据的假设，有以致之。

关于《诗经》风、雅、颂的搜集、整理的时间先后问题，现在一

般中国文学史，多以成书的年代而加以论定，认为《颂诗》为早，

其次是《二雅》，最晚才是《国风》，这是可以的。不过，如果从诗

歌的起源立论，既然徒歌的歌谣产生在先，而贵族、卿、士大夫的

诗歌，都是在仿效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，那就应当以风诗为

先。从雅、颂的表现形式看，采用民歌的重复律和语助词“兮”、

① 参阅《古史辨》第三册，魏、张氏的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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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些”，也说明了谁先谁后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根据以上简单的

分析，可见《诗经》中的风、雅、颂的体裁和表现形式，产生的时间

先后，都应归根于民歌本身，这就进一步说明了《诗经》和民间文

学的关系。

（三）

了解了《诗经》和民间文学的关系，现在我们就直接研究《诗

经》中的民间歌谣———风诗吧。现以《国风》和《小雅》中可以视

为民歌的作品，初步分类如下：

（一）情歌：《关雎》、《卷耳》、《汉广》、《草虫》、《殷其靁》、《江

有汜》、《野有死麕》、《柏舟》、《绿衣》、《匏有苦叶》、《静女》、《桑

中》、《君子行役》、《采葛》、《大车》、《将仲子》、《遵大路》、《山有扶

苏》、《狡童》、《褰裳》、《丰》、《风雨》、《子矜》、《东方之日》、《绸

缪》、《蒹葭》、《泽陂》、《东山》、《采绿》。这当中有写小伙子爱上

一个美丽姑娘，终成眷属的（《关雎》），有写失恋痛苦的（《汉

广》），有写悼亡感情的（《绿衣》），有写抗婚钟情的（《柏舟》），有

写怀人服役在外的（《君子于役》），也有写戏谑意味的（《褰裳》）

和先拒后迎的（《丰》）。描写爱情的复杂性，在风诗中真是无所

不有，而其写男女幽会之诗，尤其深具情歌的特色。如写幽会，

含蓄而颇具情致的《野有死麕》：

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，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

林有朴癭，野有死鹿，白茅纯束，有女如玉。

舒而脱脱兮，无感我帨兮，无使犬也吠。

这是写一个猎人引诱一个美丽的姑娘，彼此相爱，叫他到家去幽

会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《歌谣周刊》讨论此诗，顾颉刚、胡适、俞平

伯等都曾参加过讨论。顾氏最初对卒章主句的解释为“你慢慢

儿的来，不要摇动我的身上挂的东西，以致发出声音，‘感’（借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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撼）是摇动，不要使狗叫（因为牠听见了声音）。这明明是一个女

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，对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”，是能深入体

会诗意的分析。但胡适读了顾文后，提出不同的意见：“（１）你解

第二句为‘不要摇动我的身上挂的东西，以致发出声音’；（２）你

下文又用‘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’字样，这两句合拢来，读者就

容易误解你的意思是像《肉蒲团》里说的‘干哑事’了。”胡氏显然

露出了道学究气味，避开性爱的关系不谈。还是俞平伯说得好：

“我对此章作解，微与你俩（指顾、胡）不同。我以为卒章三句乃

是三层意思，绝非一意复说，‘无使犬也吠’意在没有声音，便作

幽构。若‘无感我帨兮’，本意既不在有声音与否上面，你们所论

绝未中的，反觉疑惑丛生了……你俩真还是朴学家的嫡派呀！

必须明白‘舒而脱脱兮’是一层意思，‘无感我帨兮’是一层意思，

‘无使犬也吠’，又是一层意思，一层逼进一层，然后才有情致；否

则一味拒绝，或一口答应，岂不大杀风景呢？”俞氏到底有诗人气

质，故能体会民歌幽会的情趣。可惜俞氏忽略了两个“兮”字和

一个“也”字语助词的意味。这两个“兮”（啊）字，实际是描写了

喘息（长言）的声音，真是把幽会时的情境，描写得生动含蓄，意

趣无穷，妙不可言。中国古代士大夫和现在知识分子，因受儒家

传统礼教思想的影响，畏惧描写性生活。殊不知性爱是爱情中

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，缺之乏味，具有则性与情浑然一体，怎么

能够不加以剖析呢？

对于《风雨》，过去有的解释为夫妻重逢而流露喜悦的心情，

其实这首诗应当理解为是描写一个女子和情人幽会时的热爱情

境的情歌。将风雨之夜，邀约情人幽会，当相会时，风急雨骤，鸡

鸣不已，惊喜不禁的心情，反复加以描绘。尤其在那天将拂晓，

天色更加黑暗，而鸡更是啼叫不停，意在暗暗地催促情人分手，

而又难舍难分的情境，使人读时惘然若失，如身临其境。如果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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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民间歌人无所顾忌，大胆描写，而文人士大夫，是难于具有这

种热烈的情怀的。

（二）《诗经》中除了突出情歌的民间文学浪漫色彩———热情

奔放，其次就是反映老百姓丰富生活的民俗歌谣：有关婚姻习俗

的，如祝贺新婚的《桃夭》；描写男女相聚，歌舞择配的《摽有梅》；

反映古代民间婚姻自由因素，探望未婚妻的《匏有苦叶》；描写迎

娶之俗的《著》和请媒习俗的《伐柯》；反映劳动妇女在贵族家辛

苦生活的《葛覃》；描绘贵族家女儿出嫁，女仆采癮祭祀的《采

癮》。真是各陈异彩，真实感人。

（三）描写反对剥削的劳动怨歌：《式微》、《伐檀》、《硕鼠》等。

风诗如此，在小雅中也有类似的《黄鸟》：

黄鸟，黄鸟，无集于榖！无啄我粟，此邦之人，不我肯

榖，言旋言归，复我邦族！

黄鸟，黄鸟，无集于桑！无啄我粱，此邦之人，不可与

明。言旋言归，复我诸兄！

黄鸟，黄鸟，无集于栩！无啄我黍，此邦之人，不可与

处。言旋言归，复我诸父！

据高亨的解说：“西周亡后，开始有了新兴地主和佃农，产生

实物地租制度。诗的作者是个佃农，他从别地到西周王畿来，租

种地主的土地。可是西周王畿的地主们剥削比较他原住地区的

地主更残酷一些。而且他举目无亲，在生活上更感到困难。所

以想回到原住的地区去。”（《诗经今注》）

其次就是老百姓怨恨、讽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、施行暴政的

歌谣。如以蝗虫纷飞比喻统治者的子孙众多，剥夺农民粮食的

《螽斯》；讽怨童养媳痛苦的《芄兰》；讽刺怨恨统治者华衣逍遥，

而自己则光身劳动于旷野的《有狐》；讽刺齐襄公与异母妹私通

乱伦的《南山》；描写劳动人民怨恨长期徭役在外、发泄痛苦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８　　　　

上篇　《诗经》与民间文学

论
中
国
文
学
发
展
规
律

《鸨羽》；反映女奴不堪主人虐待而发出的讽怨之声的《葛屦》。

最令人发指而毛骨悚然的，是描写秦穆公以车氏三兄弟殉葬（据

史载杀了１７７人为他殉葬）的《黄鸟》（《秦风》）：

交交黄鸟，止于棘，谁从穆公？子车奄息。维此奄息，

百夫之特。临其穴，惴惴其慄，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！如可

赎兮，人百其身。

交交黄鸟，止于桑。谁从穆公？子车仲行。维此仲行，

百夫之防。临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！如可

赎兮，人百其身。

交交黄鸟，止于楚。谁从穆公？子车癮虎。维此癮虎，

百夫之御。临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！如可

赎兮，人百其身。

这是秦国人民哀悼车氏三子，认为他们是英勇杰出的人才，愿意

用一百人赎他们之中一人的性命而不可得，这非常真实地反映

了封建王侯草菅人命殉葬制度的残酷性。墨子强烈反对厚葬制

度，尤其反对以人殉葬，这是当时民间意识的普遍反映。无怪

《诗经》中讽刺怨怒之诗特别丰富，这是偏信《诗序》的人难于理

解的，却是搜集、编选《诗经》的人用心所在，值得读者深思。

再次，农事史诗在《诗经》中的地位，更值得我们深加体悟。

这类诗有《甫田》、《大田》，但以其中最早的一篇民歌《七月》（据

梁启超考据似应为周人自‘豳’迁‘岐山之前’之民间作品）描写

最为朴素真实，它是我国古代反映农民艰苦劳动和生活过程的

最佳农事史诗。为使读者了解古代农事情况和其文学价值，全

文录出如下：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觱发，二之日栗烈。无衣

无褐，何以卒岁。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，同我妇子，馌彼

南亩。田畯至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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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

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春日迟迟，采蘩祁祁。女心伤悲，

殆及公子同归！

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苇。蚕月条桑，取彼斧斨，以伐远扬，

猗彼女桑。七月鸣癝，八月载绩。载玄载黄，我朱孔阳，为

公子裳。

四月秀葽，五月鸣蜩。八月其获，十月陨萚。一之日于

貉，取彼狐狸，为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，载缵武功。言私其

癱，献豜其公。

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

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，穹室熏鼠，塞向癳户。嗟我

妇子，曰为改岁，入此室处。

六月食郁及薁，七月亨（烹）葵及菽。八月剥（扑）枣。

十月获稻，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（瓠），

九月叔苴，采荼薪樗，食我农夫。

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。黍稷重（种）穋，禾麻菽麦，

嗟我农夫，我嫁既同，上入执宫功。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绹，亟

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

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（窨），四之日其蚤，

献羔祭韭，九月肃霜，十月涤场，朋酒斯饗，曰杀羔羊，跻彼

公堂，称彼癵觥，万寿无疆！

这首最早的民歌（农事史诗），一方面描绘农民为封建地主耕田

种地，养蚕，织布，酿酒，打猎，藏冰，祭祀，称觞祝寿，夜以继日，

忙碌无休的辛劳生活，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劳动终年，自己却单

衣短褐都没有，吃苦菜，烧臭樗，住破屋，填地洞，熏老鼠，塞窗糊

门，防寒过年。两相对比，农民一年劳动所得的好庄稼和猎物都

献给了封建地主，即使捕捉了野猪，大的要献给地主，而自己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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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留下小的野猪。这首农事史诗还只描写了古代和平安定时期

的农民辛苦生活，而在乱世荒年其所受痛苦就可想而知了。民

歌之可贵，就在于它们能够真实地反映阶级社会的生活情况。

（四）《诗经》风诗中除了以上几类平民歌谣外，也还有下层

文士、不得意的小官吏和士卿、弃妇等所作的讽刺歌和怨恨歌：

如讽刺统治者荒淫无耻，不守礼治的《相鼠》；反映妇人被丈夫遗

弃而自悼的《谷中有蓷》；还有不少记述史事的史事诗，如写犬戎

破镐京，杀幽王，有士卿返京，眼见宫庙皆毁的《黍离》，描写晋侯

与弟争位的《扬之水》；还有讽刺女巫的《宛丘》、《东门之枌》；写

赞扬山林隐士的《考槃》和自我抒怀的《衡门》……不一而足。这

说明《诗经》中里巷歌谣的丰富多彩，真可谓诗歌的百科全书。

由此可见，读《诗经》不仅要欣赏其文学价值，更重要的，是应当

深入领悟其饱含的人民之声。

（四）

研读《诗经》本文之余，我们还应当注意其中蕴藏的饱含民

间意识的古代成语，以及由其诗中警句流传而变为后世的典故

和成语。择要抄录于下，以供参考：
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（《关雎》）

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务（通侮）（《常棣》）

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（《伐木》）

乐只君子，万寿无疆。（《南山有台》）

忧心如惔（借为炎），不敢戏谈。（《节南山》）

黾勉从事，不敢告劳。（《十月之交》）

听言则答（拒绝），谮言则退（采纳）。（《雨无正（应作

止）》）

不敢暴虎，不敢冯河。（《小旻》）



１１　　　

上篇　《诗经》与民间文学

论
中
国
文
学
发
展
规
律

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（同上）

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（《小宛》）

巧言如簧，颜之厚矣。（《巧言》）

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（《鹤鸣》）

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；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蹐。（《正月》）

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（《巷伯》）

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（《蓼莪》）

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。（同上）

溥（通普）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

（《北山》）

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（《采葛》）

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（《黍离》）

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（《木瓜》）

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（《淇奥》）

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（《硕人》）

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（《相鼠》）

夙兴夜寐，靡有朝矣。（《氓》）

总角之宴，言笑晏晏。（同上）

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（《野有死麕》）

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。（《鹊巢》）

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（《风雨》）

心之忧矣，我歌且谣。（《园有桃》）

此令兄弟，绰绰有裕。（《角弓》）

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（《文王》）

嘉殽脾（牛胃）臄（牛舌），或歌或癷。（《行苇》）

岂弟（同恺悌）君子，民之父母。（《泂酌》）

民亦劳止，汔（庶几）可小康。（《民劳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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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（《荡》）

人亦有言，靡哲不愚。（《抑》）

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。（同上）

无言不雠，无德不报。（同上）

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（同上）

诲尔谆谆，听我藐藐。（同上）

兢兢业业，如霆如雷。（《云汉》）

周余黎民，靡有孑遗。（同上）

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（《烝民》）

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（同上）

柔则茹之，刚则吐之。（同上）

总之，一部《诗经》，从本文所引用的诗歌和民谣以及成语、

典故的例子即可证明，过去它虽被儒家奉为伦常礼教的经典，而

其实，不过是古代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与斗争历

史的反映，是社会生活的实录，并不是什么伦理教科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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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与民间文学

（一）

　　屈原是我国第一个著名的诗人，是《诗经》以后，采用楚国民

间歌谣———骚体，加以整理和从事创作的集大成者。但是关于

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真伪问题，历来争论不休，甚至有否认其人

者。廖季平就说无屈原其人，胡适也说他是一个箭垛似的人物。

作品除《离骚》和《九章》的《橘颂》、《柚思》、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怀

沙》以及《远游》和《九歌》，被认为是屈原加工改写与创作外，其

余都存疑。这些问题，本文不拟讨论，而只研究屈原和民间文学

的关系。不过，首先要承认历史上确有屈原其人及其作品。据

《史记》所载，他曾做过左徒和三闾大夫。左徒是史官，兼掌天文

历数。三闾大夫的职务，是掌握楚国王族三姓谱属、宗庙的工

作，近于祝史，古代巫卜之官的性质。故近人有考证其为“巫”

者，因与这官职有关。不过据闻一多的考证，屈原实际上是楚怀

王的文学弄臣①。他并且说：“战国是一封建阶级大混乱的时

期，在这混乱中，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，早已被打落下来变成一

① 闻一多：《屈原问题》，《闻一多全集》卷一，开明书店１９４８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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